
好闷。苏南解开一个衬衫扣子
说，龚大夫，怎么不开空调？

龚琨甩甩湿手，不好意思地说，
我弄不凉。

苏南乐道，嗨，小温，你给龚大夫
示范示范。

温朴拿过遥控器，边摁边说，龚
琨连连点头。

腰肌劳损！苏南两手掐在腰上
说。

龚琨转身道，苏部长，我给您按
摩按摩就解乏了。

苏南道，看你一头汗，我还好意
思？

龚琨拢起一绺头发说，不是真
汗，热水虚的。

苏南转身道，那好吧。说完就走
进里屋。

温朴喝了一大口饮料，坐在那儿
纹丝不动。一般秘书在这种时刻拿
捏领导的心态是很容易左右为难的，
不过温朴很有眼力，他知道秘书有时
就是领导的一道风景
或是一堵挡风的墙，不
该溜掉的时候你溜掉
了，会给领导造成不必
要的被动和心理负担，
甚至是闹出什么误解
来，让领导一辈子都说
不清楚。

这时候门被笃笃
叩响。

请进。温朴说，
刷一下站起来。

推门而入的是李
院长。

李院长问，温秘
书，苏部长休息哪？

不等温朴回答，苏南在里屋接话
说，捏筋捶骨哪！

李院长望去，里屋的门半开着，
他看见苏南的两只脚，吊在床边有节
奏地上下颤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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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今天下午出院，温朴上午十

点钟，就从北京赶过来了，苏南的病
房里从这时候起就热闹起来了，病房
里塞满了大小领导。

苏南显然是要吃了中午饭再回
北京，这样一来，他的中午饭怎么吃就是
个事了。袁坤和李汉一都想把这顿午饭
的埋单权一把抓到手里，而李院长的
一份心情也在嘴边上挂着呢，大家都
在心照不宣地等待时机。

东升这几个领导的心里盘算，早
给温朴的脑子打捞出来了，他觉得这
顿饭确实不大好安排，也怪难为这几
位领导了，尤其是李汉一和袁坤，彼
此不会不把这顿饯行宴与两个亿挂
上钩。现在两个亿的归属动向，还在
苏南的舌头底下压着呢。这不是一
顿普通的领导饯行饭，也不是一次感
情意义上的来来往往，这顿午饭的利

益成分太大了。温朴想，有关这顿午
饭的吃法，苏南事先应该有考虑，此
时自己不能随便开口打乱他的既定
安排，何去何从，还是让苏南的嘴领
路往前走吧。但是他这时也敏感到
了，苏南对这顿午餐的心理准备，似
乎还不是太充足，这一点别人看不出
来，但他能意识到。后来趁大家不注
意，温朴悄悄离开了病房。

苏南原本想中午由李院长陪着，
喊上龚琨等少许人，在医院的小餐厅
里，吃几样小炒也就行了，饭后稍稍
休息一下就回北京，现在看来，自己
的算计有些脱离现实。

这时袁坤和李汉一在小声说着
什么，苏南发现后问，两位局长大人，
密谋什么呢？

李汉一笑道，苏部长……
袁坤沉不住气，挑开了说，苏部

长，我和李局长正在说两个亿呢。
尽管话题十分敏感，但苏南并没

有躲闪，反倒是饶有兴趣地问，那你
们 是 说 出 了 友 谊 第
一？还是利益第一？

李汉一接话道，
苏部长，一局是老大
哥局，到时老大哥还
能让小兄弟吃亏？

袁坤话赶话说，
苏部长，我看部里还
是把一局二局合了算
了，省得我和李局长
整 天 分 什 么 你 的 我
的，分来分去也是部
里的肉，烂在部里的
在锅里。

苏南意识到了袁
坤这是在拿粗粗拉拉性情做掩饰，用
大白话挖自己心里的悄悄话，就模棱
两可地说，亲兄弟，明算账。

袁坤和李汉一相互一看，谁都不
开口了，病房里静下来。

后来就在苏南为这顿午饭的去
向不知往东还是往西的时候，龚琨来
了，先后跟苏南、温朴还有她认识的
领导打招呼。

龚琨说，首长，我还说今天中午
请你去马家里吃砂锅呢，顺路你们就
回北京了，看来还是心不诚，走到了
几位大领导的后面。

李院长笑着接上话，苏部长，你
没去过马家里吧？马家里是个地地
道道的回民村，那里的砂锅，可是远
近闻名。

确实有乡土特色。温朴补充说，
他去过一次马家里。

袁坤和李汉一交换了一下眼色，
彼此的意思都像在说，马家里档次
低，乡土味太浓，苏部长能吃顺口
吗？这个龚琨怎么搞的，这不是瞎往
里插杠子吗？

苏南饶有兴趣地问，马
家里，在什么地方？ 7

顺便说一下另一次语言引进就
是 20世纪初的日语。那时候我们也
大规模地把日语引进汉语中，我们
今天说的话，比如军事、经济、文
化、政治，这些词基本上全是日
语。什么积极、消极、干部这些词
还是日语，现在说的物理、化学、
生物这些词也全是日语。它和佛经
的引进属于两次大规模的语言引进。

唐三藏来翻译这些佛经，穷一人
之力是翻译不完的，所以他得收徒
弟。他收徒弟不是孙悟空、猪八戒什
么的，他们只会打架。很多僧人想拜
三藏大师，但是佛家最讲缘分，一看
咱俩没缘，我就不收你。皇帝都有点
着急了，意思就是你再不收徒弟，回
头你歪过去，这事儿怎么算？三藏大
师就去找徒弟，他时常漫步长安街
头，慧眼炯炯。一天，他在闹市之间看
见一位魁梧少年，眉清目秀，安详而
行。蓦然间若觉似曾相见，前缘有识。
又回想起在印度计划回程时，曾在尼
犍子占得一卦，说他东归必得哲嗣，
便连忙打听这少年家
世。打听出来，原来是
当朝开国公尉迟宗的
公子。玄奘感叹道：“如
此灵慧的孩子生在将
门，不可思议！也是有
缘，我的衣钵可以传下
去了！”即刻前往国公
府拜访。

尉迟宗得知法师
来意，虽然不忍骨肉分
离，但想到一代高僧如
此器重，也颇为得意。
那时代，佛教不仅是清
庙净僧的空寂之事，还是一种普遍的
信仰，鲜活的事业。所以虽贵为国公，
一见大法师器重儿子，自然大为高
兴，便答应了玄奘的要求。只不过三
藏法师看上的那哥们儿死活不肯出
家，都气晕了，你说我堂堂将门之后
能出家吗？但是父命难违，这哥们儿
最终还是出家了，出家的时候带着一
车酒、一车肉、一车美女进的大慈恩
寺，人称三车和尚。三车和尚后来成
为一代高僧，就是三藏的弟子，窥基
大师。

三藏大师圆寂之后，他的遗体火
化，形成了舍利子。今天有人说这个
舍利子是结石，扯！你烧一个！有结石
的人多了，你烧完了有这个吗？黑的
是发舍利，白的是骨舍利，红的是肉
舍利，谁的肉烧完了能结石？玄奘圆
寂于长安玉华宫，葬于白鹿原，后迁
至樊川。墓地毁于黄巢起义，灵骨迁
至终南山紫阁寺，公元 988年被僧人
可政带回南京天禧寺供奉。

1942年，日本侵略军在原大报恩
寺三藏殿遗址处，挖掘出一个石函，
石函上刻有文字，详细记载了玄奘灵
骨辗转来宁迁葬的经过。由于玄奘

灵骨的名声显著，各地都想迎请供
奉，致使玄奘灵骨一分再分。

1943年 12月 28日，玄奘顶骨舍
利在“分送典礼”后被分成三份，分别
保藏于南京汪伪政府、北京和日本。

此后，汪伪政府把掌握的这部分
又分别供奉在鸡鸣山下的伪政府中
央文物保管委员会和小九华山（今南
京玄奘寺的所在地）。而文物保管委
员会保管的这部分，在1973年后被迎
至灵谷寺佛牙塔中供奉。

北京迎请的那部分被分为四份：
一份供奉在天津大悲院，1957年被转
赠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安放在印度那
烂陀寺的玄奘纪念堂中；一份供奉
在北海观音殿，“文革”时被毁；
第三份则被供奉到成都文殊院；最
后一份被供奉到广州六榕寺，亦在

“文革”中被毁。
被日本请回的那份，先是安奉

在东京增芝上寺，后被移至慈恩
寺。1955 年，从这份舍利中分出一
份，被迎请到台北日月潭玄奘寺供

奉。而后，日本的那
份又被分出一份，迎
请到日本奈良的三藏
院供奉。第八份玄奘
舍利供奉在台湾新竹
玄奘大学，1998 年迎
请 至 南 京 灵 谷 寺 。
2003 年，西安大慈恩
寺又从南京灵谷寺迎
请了一份玄奘大师灵
骨舍利安奉在新建的
玄奘三藏院大遍觉堂
中。

目前，玄奘舍利
在南京玄奘寺、南京灵谷寺等全世
界九个地方被供奉。相对而言，南
京九华山的那份舍利，自 1943 年封
存后，就一直留在三藏塔下，没有
动过，最为完整。如今，南京在九
华山原青园寺、法轮寺遗址，重建
了玄奘寺，玄奘大师的灵骨舍利成
为该寺镇寺之宝。

四面套交情
隋朝和波斯互遣使节。
唐朝的时候，波斯被大食侵

扰，他的王和王子来中国求援。大
食就是阿拉伯，本来波斯请求中国
出兵，帮着他打一打大食就完了。
结果当时玄宗在位，唐玄宗觉得这
个事儿没法干，所以就没去，这样
一来波斯就被大食所灭。

波斯人信奉拜火教，就是明教，
所以金庸先生写那个《倚天屠龙记》
关于明教那部分就是虚构了。因为明
朝的时候波斯早就灭绝了，七世纪波
斯就被阿拉伯给灭了，被他们伊斯兰
化之后哪儿还来的这种东西。后来波
斯的国王贝鲁斯和它的王子
就留在长安定居，今天，他们
的后代就在中国。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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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新新

诗坛现代现代

走出孔庙，我在想：我对孔子为什
么没那么虔诚呢？

1967年，我上小学三年级，住在郑
大附中家属院。

放学的路上，有好几次我都碰到方
老师在摘刺玫花。每逢相遇，她总是慢
声细语地问我的学习状况。我虽听不
出她说的是哪个地方的方言，但那声音
轻盈如歌、悦耳动听。她喜欢摘鲜花，
其实，她比花美。那时她三十来岁，鸭
蛋形脸盘，一笑有酒窝，明眸皓齿、身材
苗条、行走婀娜，真能让西施羞愧、昭君
生妒。然而，就这么一个天仙般的美
人，在“文革”中却难逃厄运的伤害。

一天中午，突然院内响起一阵锣
声，接着是“打倒牛鬼蛇神”的口号声。
被押的人都是五花大绑，前边两个头戴
纸糊高帽，胸前挂有“牛鬼蛇神”大牌
子，后边一个，光头，体态婉约。我定睛
一看，原来是给我绝美印象的方老师。
她赤着双脚，浑身战抖，步履蹒跚，脖子
上挂着她的两只鞋。“打倒某某某！”红
卫兵们齐声和之。

季节转入盛夏。一日，我和院里的
小伙伴去打知了。伙伴中，有个比我大
三岁的男孩，是我们的头儿。他学习虽
然一塌糊涂，但刁钻使坏却无所不能。
我之所以跟他玩，是因为跟着他可以狐
假虎威，免受欺负。这时，他突然喊住
我们：“看，坏人来了，咱去收拾收拾
她！”

那是方老师，她为什么会在中午绕
到这条荒芜的小路上来呢？

伙伴中的那个头儿，命令我们举起

弹弓同时高喝：“站住！”方老师果然听
喝，不仅双脚赶紧立正，而且垂下头、躬
下腰、等待指令。头儿问：“上哪去？”

“接受劳动改造。”“咋不走大路？”“怕见
人。”“今天你给我们一人背一条毛主席
语录才能走！”“好……”我举着弹弓，两
手发抖，脑子一片空白，记不清她背的
什么，好像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
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头儿等方老师
背完，狠狠地甩出一句：“今后要老实

点。”“是，是。”方老师唯诺慎行。平时
都是挨老师的训，这会儿却训了老师，
几个小伙伴像打了胜仗一样高兴。

秋季学校要求批师道尊严，什么是
师道尊严？我抄报纸、大字报，才知道
是孔子的主张，追根溯源，当然也要批
判孔子。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孔子。谁
料想，孔子给了我一个历史罪人的印
象。至于参与欺侮方老师，我也觉得是
对孔子最好的批判。

我升入中学后，正好在方老师任教
的学校就读。那时，方老师或许还没有
平反，在学校教农业课。随着年龄的增
长，我虽然对“文革”实质还认识不清，
但对方老师已经有了愧疚之感，以至于
见到她，早早就躲猫猫了。这是自己良

心受到自责。怪谁呢？我当时的确想
不明白。怪自己？只能停留在少不更
事的层面。怪“文革”？尚不敢，那就只
有怪孔老夫子了。

1974 年，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
动。我们的作文课也少不了布置这方
面的批判文章。语文老师姓高，文学造
诣很高，个性也强，据说参加过抗美援
朝，和写《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家魏巍
认识。也许是根正苗红，在“文革”期间

没受到冲击。他当时正值壮年，个高力
大，敢把调皮捣蛋的学生推出教室。高
老师发怒时除了一脸严肃之外，就是下
颌的扁桃腺处会霍霍地跳个不停。

那天下午，他抱着一摞作文本提前
10 分钟到了教室，把本子放在讲桌上
后，点上雪茄，站在教室门口吸。此时，
他的扁桃腺处又霍霍地跳了起来。

同学们预感到高老师要发怒，但都
不知道为什么。上课后，只见高老师把
一大摞作文本高高举过头顶，狠狠地摔
在了讲坛前的地板上。稍后，他顿足捶
胸地说：“丢人啊，我教了几十年书都没
遇见过你们这些不可雕的朽木，真让我
丢人！全班60个学生，作文竟然千篇一
律，开头都是‘在全国一片大好形势下，

学校的形势也和全国一样，一片大好。’
你们把作文写成这样，我们班的形势能
有多好？啊？我是咋教你们的，让你们
先把林彪与孔老二的反动点找到，才能
写好批判文章。你们为啥不找？高中
生把文章写成这样，对得起谁呀？对不
起我不要紧，对得起你爹娘吗？怎么当
革命接班人？祖国交给你们，我都不放
心……”高老师词汇丰富，用尽了讽刺
挖苦的语言。

教室里鸦雀无声。我向后看了一
眼，发现平时那几个调皮的学生都面带
紧张。就在我回过头的瞬间，只听高老
师一声断喝：“特别是你！”随着呵斥之
声，半支粉笔正中我的面部，吓得我猛
一哆嗦。高老师在继续：“你父母还是
教育工作者呢，把你的杰作拿给他们看
看去，看写那算啥！别人写不好还能干
个体力活，你能吗？你患有小儿麻痹后
遗症，还不好好学习，将来能干啥……”
这一次，高老师把我羞得后脊梁都起满
了鸡皮疙瘩。我低着头，心里很恨他，
却不敢看，更不敢顶撞。后来，政治课
老师又布置了写批判孔子的文章。于
是，我便把所有的恶气都出在了孔子的
身上。内容是批判孔子，因为他主张克
己复礼。克己复礼恢复的是周礼，也就
是维护世袭制，那么，世袭制岂不是任
人唯亲嘛！基于这样的理论框架，我狠
狠地把孔子臭骂了一顿。没想到，这篇议论
文竟然得到了政治老师的好评。

回忆当年，我们的行为虽然幼稚可
笑，但我却从中得了许多启示……

年轻的时候每个人总会有一些莫
名的风花雪月。

这都是我从书上看到的，而我，却
从来没真正有过这样的故事。

因为我丑。
我暗暗恋着班上那高大威武的体

育委员张帅，张帅的帅如同他的名字一
般，帅得是那般的鲜明而独特。那帅气
的脸庞，伟岸的肩，他身上的每一处都
能让我浮想联翩好久。

而我知道，这暗恋原本就只能是个
梦想。就如同癞蛤蟆看上天鹅肉一样，
一切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我只能默
默地将那一份爱，深藏在心里，在无人
孤寂的夜晚，默默地去怀想。

柳眉是我的好朋友，非常非常要好
的朋友。

柳眉很美，特别是那两弯动人的柳
叶眉以及白皙的皮肤和柔美的脸。

我的丑更映衬着柳眉的美。但柳
眉从不嫌弃我，柳眉总一脸认真地告诉
我，我们是最好最好的好朋友，现在是，

将来的任何一天，都是。
我不停地点着头。很感

动地。
有一天，我忽然觉得张

帅和柳眉应该是一对，同样
是那样的帅和美，就如同一
对金童玉女般匹配。可我想
了想，又很快推翻了我的这
个想法。不，不能，张帅是我
的，张帅是不可能喜欢柳眉
的，柳眉也不能喜欢张帅的。

而我每一天的生活，就像是一个
不停旋转着的木马，不知疲惫。

我不知疲惫地和柳眉嬉笑在一
起，我和柳眉的笑声几乎传遍了校园
中的每一个角落。没有人会怀疑我和
柳眉像铁一样坚实的友情。我还替柳
眉扫落了一批又一批前赴后继的追求
者们追逐的脚步，只为柳眉冷冷的那
一句，我不喜欢他们。

我同样也不知疲惫地关注着张帅
身边发生的一切，有无数个美女围绕
着张帅，让我油然升起嫉妒之心。但
令我惊喜的是，张帅万花丛中过，居
然还是孑然一人。我不得不佩服张帅
的坚强，也为自己仍然存在的希望而
高兴。

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我似乎在期
盼着什么，说不清楚的。

而那一天，张帅在学校的后操场
拦住了我。张帅的脸红红的，看着
我，又对我说了什么。我的脸也早已
红透了半边天。就算张帅对我说了些

什么，我也早听不进了。在那犹豫
间，张帅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封
信，塞在我手里。张帅还想和我说什
么，可我听不见了，我早已落荒而
逃。手里紧紧地攥住那封信，紧紧
地。那一刻，我的心也是紧紧地，跳
个不停。

我跑到了卫生间，迫不及待地拆
开了那封信。

那真是一封令人耳红心跳的信
啊。面对着信中张帅火热的一个个
字、词，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张帅竟然喜欢我！

这太让人意外了。
虽然我一直期盼着张帅能喜欢

我。可当这一切成为现实时，我却傻眼
了。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接受这一份爱
情。

我毕竟太丑。
我配不上张帅。
我紧紧地把信塞进兜里。我整整

想了一个星期。
我明白，这样的爱情是不现实的。

毕竟，我们相差太远了。
在那个漆黑的晚上，我一个人孤独

地坐在学校外的护城河边，轻轻地燃烧
了那封信。

至此后，我避开张帅而走。有好多
次，当我快迎上张帅时，我选择了逃离。

而再次和张帅见面，已是十年后的
同学聚会上。

柳眉也老了，但风采依旧。我们都

已经有了各自的家庭。我们嬉笑时，张
帅走进来了，我的心再次起了波澜。比
起十年前，张帅似乎更帅了，也更成熟
了。

张帅很坦然地坐在我们的身边，聊
起了以前的往事。

我一直担心张帅会聊到那时的一
封信。

但张帅还是聊到了。
可张帅并不是问我，而是开玩笑一

样问了柳眉：当年的那封信你看了吧？
是不是觉得我很傻？

柳眉顿时一脸的茫然。还有同样
茫然的我。

柳眉说没有啊。
张帅的目光马上移到了我的脸上，

满是纳闷地问我，你没把信交给柳眉
吗？

而此时，我还看到了同样纳闷的柳
眉在看着我，瞪着很奇怪的眼神。

我已经说不出话了。我只觉得我
的汗珠不停地在往下落。

我还看到了张帅和柳眉的脸上同
样都写满了遗憾。

半天，张帅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
离开了。张帅并没喝多少酒。可看他
东倒西歪的样子，明明已经醉了。

柳眉也离开了。柳眉第一次，没有
和我说一句话就离开了。

我还看到了柳眉脸上的冷漠。那
冷，把我的心冻得直颤抖。

我知道，我和柳眉，至此后，不能再
是朋友了。

走出孔庙我在想走出孔庙我在想
宋 默

我可以说出春天

当我说起一曲童谣里飞出的蝴蝶
若烟的春水早已载远了关于冬雪的
回忆
我们在楼阁之上遥望那片草地，聊着
一些植物的探头探脑
和小动物们的跃跃欲试
当我说起一枚嫩叶竖起的耳朵
数不清的花蕾开始向着太阳吐蕊
藤蔓的故事习惯隐藏在大地之下
妖娆而上的几枝总是对四季颇具野心
当我说起一只雏鸟的回眸
杨柳风中肆意奔跑的马匹
被惊蛰敲醒的千万棵树木啊
我想伸手抓住的
却只有几缕透明的绿意
当我说起一滴小雨里细腻的亲吻
一只甲壳虫的回归和滴落的晨露
奏响这神秘旋律的 一直都是
鱼儿的欢快吗 还是一只清脆的竹笛
……
当我说起，啊，当我说起
这些事物，也许，

就说出了——春天！

拧北风的人

他一直仰着头
两手各攥着一条绳子
牢牢地
系着大厦的顶端
撑起一幅巨型条幅
红底，白字，
关于某知名品牌
在零下八度的北风里
被拧了十几个三百六十度
成为加长版的Ｘ
他得一个一个地
重新拧回来
逆时针，一个一个地
拧成Ｉ

一次一次地碰撞玻璃窗的布景
一位巨型美女的额头
一下一下地想起
孩子的学费 租房的水电
老父的药费 妻子的围巾
在离他五米低的地方
几个孩子等着刚出炉的面包
在离他十米远的地方
两位老人，优雅缓慢
几个白领，脚步匆匆
在离他十米远五米低的地方
一位女性诗人，被场景吸引
忘记了手中的奶茶
11月22日下午3点半，
他一直认真地拧着北风，
仰着头，与手臂三十度锐角，
并且，保持了近一个小时

偷来的下午

一些叶子与另外一些的缠绕
让十月干燥的空气为之一动
深入一片树林的影子
看下午的光线 游走于秋天的指尖
只有这个下午，是我偷来的
让思绪停止，数十秒，几十分钟，
或者几个小时
偷来的下午，内心的岩浆
它们全部苏醒 奔涌
在落叶 红枫 微寒的风里
这片火海 宣泄得有些推波助澜
它们告诉我 关于即将而来的论点
关于一切 关于返回春天
一朵雪花里 晶莹的暖

诗人简介：霍楠囡，河南省作家协
会会员。有诗歌作品散见于《诗刊》、

《诗选刊》、台湾《葡萄园诗刊》、《中国税
务报》、《黄河诗报》、《青年导报》、《大河
文学》等多种杂志和报刊。诗观：在高
于生活的精神层面上不断地为生活输
送氧气。

这是一本女性心理疗伤的
情感小说。

知安是一名安贫乐道的中
学教师，一直梦想找到相知相守
的心灵伴侣。在同事王力的介
绍下，知安与王力的老乡陈秋来
相恋并结婚。但陈秋来的身世
却背负着惊人的秘密，这个秘密
直接导致了他与知安的婚姻悲
剧！就在知安以为自己可以跟
陈秋来相守一辈子时，陈秋来突
然变心，向知安提出离婚。而他
的新欢，竟然就是王力！

猝不及防的知安陷入了深
深的伤痛之中，带着情感重创的
她 开 始 了 漫 长 的 自 我 救 赎 之

路。为获得解脱，
知安辞去公职，开
始进修心理学。在
这期间，除了从小
到大一直默默陪伴

在她身边的闺蜜肖琪，她又结识
了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医术高
超外冷内热的神经外科医生唐
成兵、道貌岸然游戏情感的大学
心理学教授段志勇、外表斯文内
心狂野的银行行长古秘、游走于
情感边缘的时尚杂志编辑叶沁
沁、姿态娴雅以芳香安抚人心的
女教授卫星月……每一个人背
后都有一段曲折的感情经历。
最终，知安选择做一名心理治疗
师，安抚一颗颗遭受煎熬和情感
创伤的心，并与肖琪共同创办了

“安琪芬芳心灵”心理辅导所。
而她也从中获得新生，并收获了
梦想中的爱情！

信
崔 立

拧北风的人
霍楠囡

《知安》
曹锦


